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四十九回  紅毛艦寄什訊琴娘　黃泉路招魂慰湘女

　　話說史湘雲將怡紅院婆子叫住，檢了一粒白鳳丸，交給他帶與襲人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帶這個給他做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你那裡

知道，襲人還犯著弱症呢。那天無意中聽他說起，還是挨二哥哥賜了一腳受的內傷，這些年一直沒好。吃了這個，就省得請大夫吃

藥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從來沒聽他說過，若是這個病，倒別為省事耽誤了。我那裡還有好藥，再不然請個大夫瞧瞧也好。」湘雲

道：「他那人太心細，怕說出這病來，未必有人肯管他。那些人和他面和心不和的，倒要說他輕狂，所以寧可自己忍著。且看他吃

了這藥對不對，若不對，再請大夫罷。　　「一時老婆子去了，大家仍在廊子上看雨。那一陣雨過，烏雲漸散，又是滿院子的花

影，只竹梢蕉葉還帶雨未乾。湘雲留寶釵、探春吃了飯，又閒談一回方散。

　　惜春因夜間缺睡，在自己房中找補了一小覺。剛剛睡醒起來，叫入畫添了香，要去拜佛，忽見繡鳳匆忙走來道：「北靜王妃來

了，在榮禧堂候著呢。太太叫請四姑娘就上去。」惜春答應了，將頭攏了一攏，忙帶著奏表，同繡鳳至王夫人處。見北靜王妃在炕

上坐著，王夫人一旁陪坐，正在寒暄款敘。王妃見惜春上來，忙即離坐見禮。王夫人因要讓他們說話，倒借事走開了。北靜王妃向

來口才好的，先稱贊惜春的畫法，慢慢說到來意，又說皇上如何愛才，如何仁德。惜春道：「皇上聖明，習聞已久，此番恩意實出

意料之外。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感？只是我惜春已在佛前斷髮立誓，若貪榮改節，便是無恥之人，何堪上備六宮之選？皇上若垂諒

我，許我守志奉佛，這是格外天恩，也是王爺的恩典。我此生無可報答，只可在佛前虔誦金經，永祝福壽。若加以抗旨之罪，也是

應當的。但此事係我惜春一人之意，與我父兄無乾，刀鋸斧鉞願以一身當之。」北靜王妃笑道：「世妹何出此言，主上聖意，專為

渴慕才賢，即有苦衷，盡可上達。就是入宮之後仍舊奉佛，聖上也沒有不答應的。府上的元妃娘娘在宮裡不是一樣奉佛麼？」惜春

道：「在家持佛本是欺人之談，不能解脫浮榮，焉能皈依極樂？自古說道：『心無二用』，又道：『即心即佛』，若真心入宮，假

意奉佛，還奉佛做什麼？若真心奉佛，假意入宮，更對不起皇上。還是剛才王妃吩示，將此中委曲苦衷直接上達，是個正理。」說

著，便從袖中取出奏表，呈與王妃，請由北靜王代奏。王妃見惜春立志甚堅，只得應允。

　　那天王妃回去，將面談各節回覆了北靜王。北靜王見表中措詞婉切，書法秀美，也甚為佩服。次日入朝面聖，奏明前後接洽情

形，隨即將表章呈進。皇上披閱一番，不免歎息道：「此女才品俱在賢德貴妃之上，既他皈依淨業，朕亦不奪其志。」

　　當下降旨，賞給「貞慧真人」法號，並頒給釋藏全部，俾資持誦。這道旨意下來，朝野上下無不仰誦聖德。賈政照例入朝謝

恩。王夫人聽了，倒覺好笑，道：「咱們家單出真人，男的也是真人，女的也是真人，出家的也是真人，在家的也是真人，不知是

什麼風水。」丫環們聽得都笑了。

　　探春此次歸寧，本為在園子裡疏散疏散，卻因惜春此事也忙了好兩天，此時才算一塊磚頭落了地了。想起上已將臨，便和寶釵

湘雲商量，要約定琴岫煙及紋綺姐妹同來一聚。不料寶琴有事不能來，李綺又因懷妊不便坐車，只得作罷。上巳那天，湘雲約了寶

釵探春在凹晶館逛了一回，又同至紫菱洲、藕香榭一帶走，也算應了湔裙佳節。

　　過了兩天，天氣漸漸暖了，湘雲至探春處閒談，探春道：

　　「你總怪我不肯回來，我這回來了，滿抵莊痛痛快快的玩兩天，那知也湊不起來。」湘雲道：「世間事必得怎麼樣才樂，做不

到那樣便不樂了，要隨時隨地找樂才好。橫豎玩的事，又何必要多少人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前兒到稻香村，看那杏花已開得快殘了，

沁芳橋邊鸞枝丁香倒開得正好，只沒見海棠，咱們到怡紅院去看看罷。」湘雲正要答言，只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二奶奶請二位姑奶

奶就去，有紅毛國美人在我們那裡候著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可巧了！盼著他只是不來，索性不等他，他又趕著來了。」湘雲對秋紋

道：「你先回去，請那位紅毛國美人多坐坐，說我們就來。」秋紋答應了，忙回怡紅院去回寶釵的話。此時，邢岫煙、薛寶琴和寶

釵都在外間屋坐著，正談得熱鬧，岫煙道：「我聽說紅毛國的風俗，女人儘管在外頭交男朋友，他的男人不許干涉。若是逢場宴

會，男女摟著跳舞，更不算一件事。這不同苗子跳月一樣麼？」寶琴道：「他們也有他們的道德，男女儘管交朋友，若不是許婚

的，斷不許接吻。兒子大了，和老子不在一塊兒住，也還時常去看看。還有學他們的，就比他們更不如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近來

也很看重中國的文化，有些到中國人家，見我們家庭禮法，都贊美的了不得。

　　我看將來中外文化總有一天合攏，只不知何年何月罷了。」

　　一時，探春湘雲從院裡看了海堂進來，大家也沒瞧見。探春笑問道：「紅毛國的美人呢？」寶釵方站起相見，笑道：「既是美

人，那能說見就見，人家瞧瞧西施的襪子還得花一個大錢，難道整個的美人就白看了不成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得了罷，那個美人一定

是個啞吧，他若能說句話，我給多少錢都肯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怎見得不會說話？他還會做詩呢。」說著，便取出一張畫片，彷彿是

藥水畫的。那上頭畫著一個女子，黃晶晶的頭髮，碧沉沉的眼珠，那桃腮粉面、皓齒朱唇，也有些美人風格，又像從前鼻煙瓶上黏

的美人招牌，只短兩隻肉翅膀兒。

　　湘雲道：「這也不算得十分美，你看那眼睛是窪下去的，鼻樑又太高了。」寶琴笑道：「那可沒法子，他們國裡的人都是這個

樣兒。」探春道：「那旁邊描了一行像一條小蚰蜒似的是什麼玩意？」寶琴道：「那是他們的字，就彷彿是題款，背後還提另有中

國字呢。」湘雲翻過來一看，果有幾行藍色的字，不像寫的，只像是銅絲划的。細看那字，原來是一首五律，寫的是：

　　寒霧接蒼溟，寥天隱客星。雁聲趨海斷，龍氣挾濤腥。

　　自昔勞吟望，無由共醉醒。渡江春又到，為汝感伶俜。

　　探春在旁同看，笑道：「這女子向來學唐詩的，至今還是這副腔調。」岫煙道：「近來學唐的無非調弄虛腔，他這詩還有些作

意，我看比那半瓶醋的詩人還強呢。」寶琴道：「他們的好處就在專心，除非不做，既做了沒個不成的。我聽我們老爺子說，上科

有個紅毛國的公子，居然會做八股文章，求著許他捐監應試，偏被禮部議駁了。那八股文章比詩更難，不知他們怎麼學的。」探春

道：「為什麼駁了呢？我若做禮部堂官，必要准他的。從先元朝開科，就有伊裡亞的人中了進士，還做官呢，這正顯得中國大氣。

如今比這個重要十倍百倍的都肯給他們，單把這點科舉功名看得這般矜貴，真不可解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閨閣中人科名無份，所

以肯這麼說，他們科舉出身的，看著八股文章是門市買賣，怎麼肯讓外人搶了去呢？」

　　一時寶釵說道：「三妹妹一半天就要家去，難得琴妹妹、邢妹妹都來了，咱們也到園子裡逛逛去，盡說那些廢話做什麼？」探

春道：「這裡海棠，我剛才看了就不錯，你們只迷那西洋美人，倒把西府美人冷落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兩天這麼暖，紅香圃的牡丹

也許開了，還是看牡丹去罷。」於是，寶釵和眾人先到院裡看了一回海棠，果然粉膩脂融，十分酣透。岫煙道：

　　「我們那院裡海棠早已開敗了，還是這裡經久。」寶琴道：「南邊的海棠是垂絲的，比這個還要嬌豔。」寶釵道：「就這個我

還嫌他脂粉氣太重呢。」

　　說著，便同往紅香圃。只見紫藤垂垂，綠陰漸展，走到花圃裡，牡丹已開了幾叢，大家倚欄閒賞，說起那回「牡丹社」

　　來，湘雲道：「究竟分色限題，未免落了纖巧，沒有什麼深意。我只愛邢妹妹那句『絕豔偏存澹泊風』，真是詩如其人。」寶

琴道：「你那首『綠牡丹』也很有作意，並不嫌纖巧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們起『牡丹社』，單把我撇下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」

　　湘雲道：「那時候你還在家裡孵蛋，就請你也來不了喲。」寶釵見山石畔一叢潛溪緋開得正好，笑道：「這正紅的倒是貴種，

怎麼上回沒見他？」大家留神看去，那紅的顏色勝過天竹子，還帶點微紫，一朵朵開得都像佛缽大小，迎面便聞見一種濃香。

　　湘雲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那年他剛長▉朵，翻了心，沒有開好。「邢岫煙道：「那回雖做了『紅牡丹』，這正紅的叫做『一品

緋』，應該另做一首『緋牡丹』才對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等到今年才開，是給三妹妹留著的，也只有一品夫人才配賦『一品緋』



呢。」探春道：「我本該補做一首的，倒不拘什麼題目，今天可不能交卷。」寶琴道：「那棵藕絲裳近於藕灰色，和別種紫的不

同，也該另做一首。」眾人又走過去圍著同看。

　　忽見侍書拿著一封信走來，回探春道：「這是親家老爺給這裡老爺的信，姑爺打發長興送了來的，還問姑娘那天回去，好叫車

馬來接。」探春接過那封信，並未封口，取出信來，看是：

　　違教滋永。逖聞榮晉冬卿，文孫繼美，蜚英樞近，德門積慶。望實俱隆，曷勝忭仰。弟謬執師乾，幸平丑慝，叨恩過厚，循分

增慚。還鎮金陵，珂鄉靜謐，藉可告慰。小兒深蒙教誨，資歷尚淺，遽領京營。惟以隕越為懼，幸扶植之。茲因便帶呈《金陵志》

一部，土物數事。菲褻可愧，尚希哂存。風便盼賜教益，不盡延仰。存周尚書親翁閣下。姻弟周瓊頓首。

　　探春看完了，便問侍書道：「那帶來的東西呢？」侍書道：「都擱在秋爽齋了，等姑娘看了信，一起再拿上去。」探春道：

「信跟東西你就送到太太上房去。還吩咐長興，叫車馬明天午後來接。」侍書剛往回走，探春又叫道：「你回來。」又道：「你吩

咐他們不用帶那麼許多人來。」侍書答應「是」，自去料理。這裡寶釵笑道：「三妹夫要催你回去又不敢催，只打發人請示，總算

會辦內差的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他家裡來接也不中用，這首『緋牡丹』詩若不做了，我決不放他走！」探春道：「這也難不住人，

至遲明天早上一准交卷。」正在說笑，繡鸞來尋探春，說道：「太太請三姑奶奶有話說。」探春答應了，隨即上去。

　　眾人又看了一回花，仍回至寶釵處閒話。見暝色漸深，天又陰得很沉的，便各自散了。

　　到晚上又下起濛濛細雨，寶釵在燈下督著蕙哥兒理書講書，又要看他的窗課。蕙哥兒從書包中取出竹紙釘成的薄本，呈與寶

釵。翻開細看，頭一篇題目是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」，那文章自「起講」起，直至「末比」，代儒止改了二三十字，加了無

數的濃圈密點，最後兩短股是加的夾圈，寶釵看那兩股是：

　　資勞之說所以限庸流者，而非以限奇杰。故夫干時之佐，當其事機未屬，亦惟是山林伏處，自晦於魚鹽版築之中。材能之目所

以測俗士者，未可以測聖賢。故夫命世之英，即當學養未充，第觀其俎豆嬉娛，已具夫天民大人之量。

　　代儒批的是「實大聲宏，必發之作。」寶釵雖不甚懂得八股，只看那批語也自歡喜。接著看那第二篇題目是「上下交爭利而國

危矣」。寶釵看那「起講」是：

　　且夫一國之利有數，不損上以益下，則損下以益上，此必然之勢也。然使互為損益，其勢或猶足以相容。獨至以有數者懸其

的，以無等者弛其防，以不相容者激其燄，幾何不相爭相斲以傾覆其邦家？而其患且未有已也！

　　代儒也是密圈到底，又加的眉批是「筆鋒犀利」四字。

　　正要往下看去，忽聽窗外有走路的聲音。少時便見秋爽齋的婆子穿著雨衣進來，先給寶釵請了安，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，說

道：「這是三姑奶奶給二奶奶的，還跟二奶奶要一點上回吃的楓露茶餅，若在手邊，就交給我帶回去。」寶釵道：「陰天下雨的，

叫你跑了這一趟，快到那屋裡歇歇，喝碗熱茶再走。

　　「一面叫鶯兒尋那楓露茶餅，各處尋到了都沒有，最後檢到博古▉子上一個建瓷缸裡，才找著了。自己在燈下拆開信封，封內

只有一張五雲箋，寫著：

　　紅香圃賞牡丹，同人以緋牡丹社題未及，屬為補詠。雨窗苦寂，賦呈蘅蕪主人吟正。

　　恩寵花天許賜緋，尋常姚魏漫驂騑。

　　嚴妝巧奪雲霞麗，正色疑空錦繡圍。

　　楚鳳放嬌回舞袂，蜀鵑分怨染仙衣。

　　風光濃到無情處，蜂蝶梢頭莫浪飛。

　　寶釵看了，不禁吟哦贊賞，隨手寫了回信，連茶餅交與婆子帶去。

　　此時已過二鼓，蕙哥兒尚在看書，寶釵催他去睡，說道：

　　「夜裡盡熬著，仔細明兒起不來，用功也不在這一會兒。」蕙哥兒聽了自去，寶釵也便收拾就寢。睡中做了許多亂夢，彷彿是

蕙哥兒中了狀元，王夫人唱戲慶賀，大家向他道喜。又彷彿蕙哥兒奉使遠行，心中又驚又急。又像是賈政病甚沉重，寶玉回來探

病，相持對哭，不覺哭醒了。

　　只見殘燈半明不滅，黛玉正坐在炕前，對他說道：「姐姐魘住了，我等你好半天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，我只怕還在夢裡罷？

心裡只像小鹿兒亂撞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且定定神，我還有話和你商量。」寶釵歇了一會，才想到黛玉是從太虛幻境給自己托

夢來的，因問道：「妹妹，你家來有什麼事麼？」黛玉道：「自然是有事，難道我閒的慌，大雨天倒往外跑？頭一件你寶兄弟央及

我來的，他那回帶給老爺太太的仙丹，只怕兩位老人家不肯吃。太太就信了，老爺那脾氣，專鑿四方眼兒，說不定『異端邪說』還

要罵上一大套。請你和三妹妹大家勸勸，這時候不吃，等到老病到了可就晚啦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太太得了丹倒很喜歡，說

『寶玉還惦記著我』，第二天晚上就吃了，如今那些病都不曾犯。老爺雖沒有罵，只是不肯信，太太勸了多少回也沒勸動，可有什

麼法子？」黛玉道：「三妹妹能說會道的，你叫他想一套話打動老爺，也許比太太說還有力量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就要家去了，

老爺又上了西陵，這幾天只怕見不著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這也不忙在一時，你記在心上就是了。還有一件事呢，你寶兄弟因為柳湘蓮、秦鯨卿、潘又安他們生生死死的姻緣

都成全上了，連大嫂子也和珠大哥聚了兩天。只雲妹妹很好的姻緣憑空拆散了，弄得如此孤苦伶仃，怪可憐的。要想把史妹夫尋

著，接到太虛幻境，也叫他們重新完聚。只是史妹夫的姓名沒人知道，無從找起，你明天問問雲兒，早點告訴我，好替他去辦。」

寶釵道：「推己及人，原該如此，等我問了雲兒就去回你的話。咱們可得先說下，你別叫那魔王留住我只不肯放，我家裡還有好些

事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只『魔』了那兩天就受不了，我們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我告訴你一件新聞，四丫頭畫的『大觀園圖』，皇上見了非常賞識，要把他選進宮去。叫北靜王來宣旨，老爺沒主

意的，就為了難啦。虧得四丫頭自己上了一篇《陳情表》皇上不但不怒，還賞給他一個道號。他那人如此膽量，把聖旨都抗了下

來，也是想不到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四妹妹本是血性人，就是跟珍大嫂子嘔氣也是激出來的。說到修仙修佛，原要打穿後壁，用一番

徹底工夫。沒見你寶兄弟一天到晚只是玩不夠，人家想不到的都玩了出來。這一向又忙著弄什麼飛船，弄好了，還要請你去坐呢。

」寶釵問是什麼樣的飛船，黛玉道：「他和柳二爺想出來的法子，做了一隻輕巧船，要在空中駕著走。看著怪懸的，他們倒一點不

怕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要摔下來可怎麼好，不是拿性命當玩意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是得了道的，摔了還不要緊，若是平常人，摔下

來可成了肉餅子了。」說著，一眼瞧見蕙哥兒的窗課本，拿起翻了一翻，說道：

　　「哥兒也完篇了，還不叫他鄉試去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師父也是這樣說，老爺總說他年紀太小。太太因為上回出過岔子，也不

大放心，到那時候再說罷。」黛玉還拿著課本翻看，寶釵道：「你還懂得八股麼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比你總強點。我小的時候，雨村

先生選了幾篇給我念，其中也有深刻的，也有流麗的，念起來也很好聽。你寶兄弟最厭惡這個，我還跟他抬過槓呢。」寶釵道：

「別看那文章了，看看你的鸚哥罷。」黛玉問知在抱廈上，便自出去。少時，就聽到鸚哥叫道：「紫鵑倒茶！姑娘回來了！」又念

那兩句葬花詩，學黛玉長歎的聲音。好一會，黛玉方進來，向寶釵道：「虧你從那裡尋了回來，真是比先倒長得俊了。」又坐談了

一會，便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姐歇著罷，天不早了，趁這會沒雨，我要回去了，一半天再見。你見了雲兒，替我帶句話，這件事要

給他辦妥了，該怎麼謝我？」當下辭別寶釵，一路排雲馭氣，回至太虛幻境。

　　寶玉和晴雯紫鵑在留春院西屋說話，聽見黛玉回來，忙即迎出，寶玉拉著他的手道：「妹妹可累著了，著了涼沒有？你看手這

麼冷，快到屋裡焐焐罷。」又叫紫鵑倒半杯百花酒來，給姑娘喝兩口去去寒氣。又咳了一聲道：「這怎麼好？若涼著了，有點病痛

都是我的罪過。」黛玉向道：「你總是這麼啰裡啰唆的，我那裡還像從前呢。自從服了仙丹，什麼寒暑風雨都不怕了。」



　　說著，便走進裡間，又笑對寶玉道：「你的話我都給你帶到了，寶姐姐問了雲兒，一半天就來回話。還告訴你，四丫頭要選進

宮去，他自己上表辭掉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到底是賈寶玉的妹子，能夠把世上榮華富貴看得這麼破，也叫那幫祿蠹看看，巾幗中還

有這樣人物，做個男子蠅營狗苟的，羞也不羞！

　　「黛玉道：「你的妹子也有轟轟烈烈在那裡做提督夫人的，那又是怎麼說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所說的祿蠹，只知道升官發財，

其次就是全身家、保妻子，天下事一大半都誤在他們手裡。若真個抖起精神，拚著性命替國家扶危濟難，這也是少不得的，那能歸

在祿蠹裡說哪！」黛玉笑道：「別看四妹妹持佛這麼堅決，他如今也封了真人，和你一樣。將來也許佛界不收，改做了道姑，那才

真是難兄難妹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可記得冊子上說四妹妹的『可憐繡閣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』？似乎他一生收場也是早已注定

的，連聖旨都搬不過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定數呢，原是有的，可也在乎人為。就拿冊子上說，三妹妹如何飄零遠嫁，如今姑爺倒這麼

闊，還守在家門口。連鳳姐姐、妙師父，說得結局那麼慘，眼下也轉過來了。

　　天下那都是印板文章呢？若說什麼事都依著定數，咱們也不必替雲妹妹忙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正為這個我要和你商量，幾乎忘

了。剛才秦鯨卿說起，史妹夫雖沒有名姓，只要准知他的生卒年月，往地府去查也查得出來的。鯨卿本來在閻王那裡做過書辦，和

衙門裡人都很熟，情願為這事跑一趟。除非史妹夫投生去了，若不然准有辦法的，咱們還等寶姐姐不等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既已叫寶

姐姐問去，樂得等個回信，何在乎這一兩天？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的話你倒沒說起，到底那丹藥老爺太太吃了沒有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今兒真是忙昏了，說話著三不著

兩的，幸而到那裡倒沒有忘記。據寶姐姐說，太太吃那丹藥很見功效，只老爺始終不肯信。我也和寶姐姐說了，叫他和三妹妹商

量，想個法子勸勸。」寶玉皺著眉說道：「老爺那脾氣，就是三妹妹的話也未必說得動，只可到要緊的時候，我拚著自己去一趟就

是了。」

　　此時黛玉頗覺疲倦，便叫紫鵑服侍御妝，寶玉只在鏡台旁瞧著。一時卸了妝飾，紫鵑問道：「姑娘好幾天沒篦頭了，今天篦篦

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今天乏了，明天再說。」一面瞧著寶玉，道：「我為你跑了這一趟，你讓我好生歇歇，鬧他們去罷。」寶玉笑

道：「我在這裡安安靜靜的，礙什麼呢？」黛玉又瞧了寶玉一眼道：「你替我好好的到那屋去，便宜得多呢。剛才寶姐姐預先說

下，他來了不許你再鬧他，你若不聽我的，我也不管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算怕定了你啦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」黛玉又使個眼色給

紫鵑晴雯，鵑晴二人便架著寶玉往西屋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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